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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信人间信》》是麦家写给千万读者的一封信是麦家写给千万读者的一封信
富阳区麦家文学研究会举行《人间信》读书研讨会

通讯员 骆炳浩/文 史勤 孙东兰/摄

落黄随风起，人间又晚秋。

日前，由富阳区麦家文学研究会

主办的《人间信》读书研讨会在银

湖街道小河湾农场举行。“麦家理

想谷”运营总监周佳骏受邀作“麦

家与故乡”专题讲座，简要回顾了

麦家的创作经历与文学成就，重

点介绍了《人间信》出版后的读者

留言及口碑。

会员们在交流研讨后讨论下

一步工作计划，表示将积极研究

挖掘麦家文学作品的内涵，主动

做好麦家文学的阅读推广，为弘

扬麦家文学精神、擦亮富阳城市

名片作出贡献。

《人间信》
是写给故乡的一封信

长篇小说《人间信》是麦家“故乡三
部曲”的第二部。在富阳区麦家文学研
究会成立大会暨“人生就是解密的过
程”麦家文学对谈会上，麦家深情地说
道：“我是喝富春江的水、大源溪的水长
大的。我的写作，我的小说，就是这片
土地开出的花、长出的草、长出的树，跟
这方山水紧紧相连。”研讨环节，会员们
阐述了自己对于《人间信》的解读和理
解，挖掘人性深处的心灵秘史，引领大
家更好地读懂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学
价值。

在会员高志伟看来，《人间信》是麦
家的心灵罗曼史，“他以其独特的叙事
风格和深邃的人性洞察，向读者展现了
一个家庭、一个时代几十年的风风雨
雨、沧桑裂变，《人间信》也因此在文学
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高志伟认为，麦家的语言很“毒”、

很“独”、很“笃”，自创的“富阳宁词汇”，
挤满了读者的眼睛，彰显出家国情怀的
无限魅力。《人间信》在叙事方式上也具
有创新之处——小说以主人公“我”的
经历为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
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这种第一人称
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
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增强了故事的
代入感和感染力。同时，小说中还巧妙
地运用了人称的变化，如从“我”到“他”
的转变，寓意着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
身份与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推动
了故事的发展，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这本书，把我从纷扰的生活中拽
出来，让我回归到沉浸阅读的一种状
态。我感谢这本书。”会员李玉莲说，小
说所营造的环境，讲述的故事，让她有
共鸣，“书中写的双边村发生的一切，仿
佛就是我从小看到的。有阿根大炮一
家的存在，也有阿山道士一家的存在，
也有像我们一家的存在。我曾见过村
里强悍的一家为了田地争水，背着锄

头、扁担，冲到田头大打出手。因为共
鸣，所以我想了解这些人物在面对欺
压、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生活、
如何抵抗的。”

《人间信》
是写给人间的一封信

会员何蔼说，《人间信》是一本以
“我”为中心的小说。覆盖着蒋富春的
“成长之被”，被面是父亲，被里是奶奶
和母亲。父亲的自我中心、享乐至上和
不负责任使这床被面污浊、毫无体面，
而奶奶和母亲无条件的爱与牺牲使被
里细软温暖，成为游子长久的怀念。她
认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间
有第三人称的转换）是一种不可靠叙
述。在儿子和乡人的叙述立场中，父亲
是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而他是没有
申辩的机会的。父亲对美有敏锐的感
觉，对弱小（落水儿童）有着救助的本
能，他渴望确立受人尊敬的人设，但为

什么他的人生如此窝囊？或许剥离不
可靠叙述，可以还原一种不为人理解的
人生。

“小说里几乎都是坏人，看来麦家
要把恶写尽。”会员王建潮提出，“但还
是有例外。这就像在一幅灰暗的画面
上，麦家涂抹了几道亮色。至少有三个
细节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母亲只一眼
就看上了父亲，并致死维护着这个‘潦
坯’；第二个，阿根大炮的老大死了，来
了个洋气的女人，女人带走了小叔子，
这突兀的描写在小说里就像炫目的光
芒，让我心生温暖；第三个，妹妹在火车
站找哥哥。”

会员余银川说：“《人间信》的作者
像医生，把社会的肿瘤切片，恶性良性
的化验交给读者；作者像屠夫，宰杀了
一头巨大的奇怪动物，肉条放在案板
上，皮厚皮薄，肉肥肉精，读者自取，如
何烹饪，读者各显神通。《人间信》把整
个社会浓缩于故乡千年古村双家村，作
者把故乡的故事解剖成碎片，裸露在读

者面前，提示人们，人性中某些东西根
深蒂固无法改变，给活在当下的民众一
个警示。”

会员陈羽茜认为，如果说麦家之前
的作品在题材和人物上自带传奇性，那
么，《人间信》不仅延续了传奇化的写作
风格，而且拓展了“传奇”一词的指涉空
间，他将题材层面、情节层面的传奇转为
对人性伦理层面的深度探究，生发出对
世俗生活中人物命运、家族兴衰、伦理道
德等方面的叩问。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这
本书写的不是谍战，我们却能从文字间
听到低沉却力量惊人的风雷之声。

她说，《人间信》不仅是人间的一封
信，也是麦家老师写给我们千千万万读
者的一封信。他用他的写作告诉我们，
人间有信，有温暖，有爱，它让我们即使
历经苦难仍然初心不改，让我们在被辜
负、被盘剥的人生旅途中生长出野草般
郁郁葱葱的蓬勃生命力，让我们有足够
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布满荆棘也长满鲜
花的人生。

《人间信》读书研讨会合影

夜宿寺坞岭 一屋分属富阳和萧山

“两县三乡六农会”趣事
□倪秋根

1950年至1953年，富阳、萧山两县农村全面建立农会，此地农户分属“两县三
乡六农会”（即富阳县渔溪乡的二村农会，五岭乡的六村农会、七村农会和萧山县
许贤乡的石门农会、南坞农会、北坞农会）。此后，两县农村全面实行互助合作、人
民公社化，1984年撤公社设乡镇，村民分属两县情况依旧。富阳县称其为林峰村
（社、队），萧山县称其为寺坞岭村（社、队）。20世纪末21世纪初，富阳市、萧山区均
推出优惠政策，鼓励村民下山脱贫，部分农户陆续下山落户。然而随着盘山公路
修通、山上旅游资源开发和群众性登山活动兴起，有的下山农户又回到山上。在
270余人中，属富阳区的约200人，属萧山区的约70余人。

——来源：《杭州市富阳区地名志》

名词解释
两县三乡六农会

周佳骏作“麦家与故乡”专题讲座

【地名志】

大概是1978、1979年间的一天，时
任大源财税所所长的郑来根和时任渔
山公社、里山公社税务专管员的寿加序
邀约我到富阳、萧山两县交界的寺坞岭
去走一趟。我因为长期出门在外，1977
年 4 月底才从宁夏石嘴山市调回浙江
富阳县工作，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
所以欣然前往。

那天，我们从渔山石马头启程，沿
着山路向上攀登。刚开始，山路还比较
平坦宽阔，走着走着，道路不仅崎岖不
平，而且越来越狭窄。有的路段，简直
就在柴丛中，不仔细辨认，很容易迷
路。就这样，三个人气喘吁吁地爬到了
岭头上。村庄坐落在岭头的低凹开阔
处。老寿，因为是分管这里的税务专管
员，人头很熟。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
到时任大队会计的傅尧存家。

傅家很客气，不仅招待我们用餐，
晚上还住在他家。有趣的事情出来
了。我们三个大男人，共睡一张大床，
共盖一条大被。床很大，长三四米，宽
也三四米。被子呢，跟床一样大，是一
条蓝底白花的粗布印花被，里面足足装
有十斤棉花。我们三个大男人就睡在
这一张大床上，共盖一条大被子。因为
床大被也大，谁也碰不着谁，相安无事，
还暖暖和和的，一觉睡到大天亮。天刚
蒙蒙亮，听到广播声响，是萧山人民广
播站广播新闻和气象预报。起床后，我
习惯性地想把被子折叠好，竟不知该怎
么折叠，横竖都一样长短，干脆平摊着
不折了。

下得楼来，洗漱完毕，用过早餐，走
到大路上，见一奇观。只见一队小学生
向东走，一队小学生向西走，分别下山
去了。小学生出门后，社员们也出发
了，也是一队向东、一队向西，不同的
是，向东的有的骑自行车，向西的都没
有自行车。

郑所长原是萧山人，老寿原是绍兴
人，他们两个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富
阳参加工作的，是我的老前辈了。他们
见我看得新奇，对我说出原委。这个大
队，横跨富阳、萧山两县，分属于富阳县
渔山公社和萧山县义桥公社。岭上有
三个自然村，前大庵、后大庵两个自然村
属于富阳县渔山公社，寺坞岭自然村属
于萧山县义桥公社。这三个自然村又
归总为一个大队，富阳叫林峰大队，萧
山叫寺坞岭大队。因为小学生读书是

按照户籍来的，两县也都在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兴修水利，都要派义务工，所以
萧山籍的小学生和前去做义务工的社
员向东下山去，富阳的则向西下山去。

不一会儿，向东向西四支队伍先后
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外。无论是东边
还是西边，远远望去，尽是蓝蓝的天、白
白的云。

傅尧臣是大队会计。在傅家，税务
专管员寿加序开始行使其职责——开
税票收税。农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属于
直接税，按隶属关系由富阳、萧山两县
分别征收，而工商税和农林特产农业税
等产品税属于间接税，富阳、萧山的税
务专管员，谁先上山去征收就归谁所属

的那个县。也就是说，萧山的专管员先
上去征了归萧山县，富阳的专管员先上
去征了归富阳县。老寿和傅尧臣会计
很快就办好征税、纳税手续。于是，我
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我打量了一下傅家的大房子，随口
说：“傅会计，您家的房子好大呀！”傅随
口答道：“不是我独家的。这边一半是
我家的，属于萧山县。那边一半是我堂
兄弟家的，属于富阳县”。有意思，不仅
两堂弟兄分属两县，一座房屋也分属两
县。傅会计说，这事情要追踪到解放初
的“两县三乡六农会”。1949年5月，富
阳、萧山两县先后解放。1950 年至
1953年，富阳、萧山两县农村全面建立

农会。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解放以前从
山下搬上山来的。有的来自萧山县，有
的来自富阳县，上山后，又都各自与山
下的乡村有密切联系。因为各家有各
家的亲戚朋友，而这些亲戚朋友分布于
两县若干个乡村。正因为如此，岭上各
户分别参加了山下的村农会。“这就是

‘两县三乡六农会’的来历”，傅会计接
着说：“‘两县三乡六农会’是富阳县渔
溪乡的二村农会、五岭乡的六村农会、

七村农会和萧山县许贤乡的石门农会、
南坞农会、北坞农会，互助合作、人民公
社化后，又分属于两县各社、队……”

听了傅会计说大书似的一番话，我
们意犹未尽，但时间不等人，赶紧与傅
会计告别，循原路下山至石马头，骑自
行车分头回大源、富阳。时至今日，夜
宿寺坞岭的情景和“两县三乡六农会”
的趣闻久久不忘。


